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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国家“万人计划”
首批杰出人才名单向社会公布，中
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总地质师马
永生作为6位入选者中唯一一位
来自企业界的代表位列其中。

2007年2月27日，在北京举行
的200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上，年仅46岁的马永生，代表其
所在集体领取了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证书。

伴随着事业的成功，一系列的
诱惑也随之而来，但马永生常怀感
恩之心，并没有为丰厚的待遇和职
位而心动，始终坚守在中国石化油
气勘探的岗位上。

祖国培育的勘探博士
在周围人看来，马永生有着令

人羡慕的求学和工作经历：1980年
至1990年，他一气呵成完成了学
士、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成为当
时国内培养的为数不多的博士。工
作之后，马永生赶上了国家大力发
展油气的好时代，在国家油气勘探
的大家庭中，他主攻海相碳酸盐岩
油气勘探理论研究并组织实践工
作，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一系列
突破，2009年当选为当时中国能源
领域最年轻的院士。其实，在看似
辉煌和顺利的背后，马永生还有着
一段鲜为人知的艰难成长经历。

1961年，马永生出生在内蒙古
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3岁时母亲因
为一重大医疗事故不幸去世，15岁
时父亲又因病离开了他们。虽为
少年，但身为长兄的马永生要承担
起照顾三个弟弟妹妹的责任。为
此，他选择了退学，希望用并不宽
阔的肩膀支撑起家庭的重担。半
年后，在当地政府和乡亲们的关心
支持下，马永生又重拾课本，继续
学业。

“我从小家庭困难，靠的是国
家给我的特殊困难补助完成的学
业，如果没有国家和组织上的培养
照顾，我就不可能走到现在。”对于
国家，马永生心怀感恩。

1998年，中国石化在推进南方

海相勘探之初，曾计划就其中一些
项目同国际公司进行合作。马永
生精彩生动的发言、深厚的理论知
识和具有前瞻性的远见，吸引了某
国际知名公司猎头经理的目光。

“马博士，我们注意你很长时
间了，你之前发表了很多相关论
文，你上次的介绍也给我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目前即便在世界上，
像你这种专业科班出身、理论知识
深厚、专业技术扎实同时还有过勘
探一线历练的人才非常少，我们公
司也有开发海相碳酸盐岩的打算，
希望你能够参加到我们的团队
中。”随后，对方以60万元人民币
年薪邀请马永生加入，这在当时可
是一个诱人的数目。

对此，马永生不假思索地拒绝
道：“我的勘探梦在中国，目前中国
石化已经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平台，
让我能够从事我所钟爱的油气勘
探事业，我愿意为实现中国南方海
相碳酸盐岩油气勘探大突破几代
人的梦想不懈努力。”

我的事业在中国，一
辈子也不会离开祖国

何梁何利基金是由香港爱国
人士捐资设立的奖励基金，旨在奖
励取得杰出成就的我国科技工作
者，在国内外科技界享有盛誉。
2007年年初，马永生被推荐为该基

金科技进步奖候选人。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马永生立

即致信基金秘书长段瑞春，在表达
感谢专家们赏识的同时，希望不要
把他作为该奖候选人。

马永生的这一举动是经过深
思熟虑的，要知道前面21位获此
殊荣的都是像钱学森、钱伟长等大
师级科学家，得奖时的平均年龄都
在70岁左右，且都是德高望重的
院士。

段瑞春告诉马永生：“基金委
员会作出这一决定是慎重考虑的，
希望你个人服从组织，如果你能够
顺利当选，你还有机会放弃这一奖
项。”

9月份的一天，段瑞春等代表
基金委员会来告知马永生获得何
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由于事前知道马永生对这个
奖励的态度，担心他不签字，中国
石化主要领导反复做马永生的思
想工作，并强调这个奖既是个人荣
誉，也是石油石化科技界的荣誉，
希望他服从大局。

获得这个奖励需要承诺三年
之内不离开中国，得知此事的马永
生深情地说：“我从小到大都是靠
国家的特殊困难补助和助学金成
长起来并完成了学业，我取得的成
绩都是组织培养和团队努力的结
果，我的事业在中国，我一辈子也
不会离开祖国。”

白净的面庞，高度的近视
镜，从外表来看，现年55岁的
马永生更像是一位文雅书
生。但是，与中国石化股份有
限公司总地质师马永生工作
过多年的同事都知道，这位外
柔内刚的“领导者”，骨子里绝
对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

敢于“标新立异”
据马永生当年的伙伴介

绍，打从年轻时开始，马永生
就敢于“标新立异”，提出自己
的观点。时至今日，马永生在
刚参加工作时与总地质师“打
赌”的故事仍在中国石化“广
为流传”。

1992年，刚刚参加塔里木
石油会战不久的马永生，在岩
心库看了塔东区8口井的岩心
后，对当时主要勘探目的层系
的沉积环境产生了不同于前
人的认识，他认为其沉积环境
严格受大地构造、古地理背景
控制。回到办公室，他将这些
发现与英国北海的沉积环境
资料做了比较，提出了旋转潮
模式。

然而，当时的塔里木石油
会战指挥部总地质师却对钻
探的一口井满怀希望。于是，
两人各执一词后约定，如果当
时钻探的满参1井带来的是暗
色物质，那么马永生请吃饭；
如果是红色物质，那么总地质
师请客。最后，钻探结果证实
了马永生的预测是正确的。

“我不是离经叛道的人，
对前辈的工作很尊重。不过，
我也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会
坚持自己的想法，绝对不会盲
从。”马永生忆及往事如是
说。在普光气田的发现过程
中，这一点更是显露无遗。

2001年8月，马永生提出
了普光气田的发现井——普
光1井部署方案，然而该方案
与数十年来在川东北进行的
历次勘探不同的是，部署的
第一轮预探井全部定在了构
造的低部位上，普光1井与位
于构造高点上早期打过的川
岳83井相比，低了1400米之
多。

不选“高点”打“低点”，如
此“离经叛道”的勘探部署，在
论证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质
疑和阻力。为了论证这一方
案，马永生连续三次向专家组
作汇报，最终得到了专家和中
国石化总部领导的认同。也
正是由于马永生的坚持，普光
气田彻底改写了四川盆地海
相“有气无井、有井无田、有小
田无大田”的历史。

要求学生
善于质疑
在马永生看来，“一流的

人才不会被现有的框架所束

缚”。马永生是如此要求自己
的，也是如此要求自己学生
的。

记得在一个周末，马永生
和学生们一起进行学术交
流。这样的学术研讨一年要
举办多次，尽管马永生平时工
作很繁忙，但是他每次都要挤
出时间与学生们进行讨论。

在会上，各位同学就最近
一段时间自己的研究工作或
者阅读的国外最新专业文献
提出自己的结论与观点。

每当学生提出一个学术研
究的结论与观点时，马永生并
不是首先对提出的结论进行评
价，而是仔细地询问：“你的这
一结论是在什么工作基础上得
出的，你观察了多少的岩心、看
了多少的薄片、有多少化验分
析资料支持你的观点。”

马永生希望学生们提出
的每一个结论都有数据、资料
作支持。他常对学生们说：

“做研究要踏踏实实、实事求
是，研究不能有半点马虎。如
果研究马虎，结论草率，那么
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的油气
勘探中，就会带来不可估量的
损失。”

马永生要求学生们要尊
重前人的研究成果，每次在做
学术报告的时候，凡是引用前
人的成果，必须要作明确的标
注。与此同时，马永生也鼓励
自己的学生要独立思考，对前
人研究成果不盲从，在踏实研
究的基础上，要有质疑别人成
果的勇气，甚至包括他本人的
学术观点。

“我们尊重前人，包括我
们也希望后人尊重我们自
己。在学术面前大家都是平
等的，不要背离科学的本质。
而在无形中制造一些神话也
好、神秘的人物也好，不存
在。”马永生说。

“每一次研讨，众师兄弟
都学习到许多新的专业知识
与想法，互相启发，不断得到
提高。”谈及此，马永生的学
生、中国石化油田勘探开发事
业部高工赵培荣显得颇为动
情。“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下，我
们也学到了做学问的基本道
理，那就是‘踏踏实实、实事求
是，尊重前人，但不盲从’”。

我的勘探梦在中国
本报记者 赵玲玲

马永生改写中国油气格局
本报记者 赵玲玲

马永生

普光气田第一口酸化压裂试气井普302-2井

2009年，年仅48岁的马永生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图为十届
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为马永生颁发证书。

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马永生：


